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动力变化以及中国之应对

潘亚玲

［内容提要］美国国内尽管对其霸权是否真正衰落仍存争议，但对以美国霸权衰落为基点制定

中长期战略却有着重要共识。正是基于这一共识，美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出后得到坚决执行。但

深入考察可以发现，奥巴马政府进入第二任期后，亚太“再平衡”战略明显表现出动力不足态势，目

前其对该战略的政策预期已经从一开始的全面推进降为相对保守的维持和等待。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动力不足态势很可能是短期的，中长期看，由于国家实力的复苏及动员方式的变化等，美国亚

太“再平衡”战略可能重新获得充足动力。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动力的变动可能为中国提供一

个短期的战略机会之窗，中国需要有效利用这一动力“换挡”期，设计全面和长远的大战略方案，推

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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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国际关系理论等。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对亚太“再平衡”战

略的讨论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趋缓态势。在奥巴马

政府表面缓解该战略进攻意图和促进中美“新型大

国关系”建构等考虑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导致

对该战略讨论的趋缓态势? 笔者认为，或许需要纳

入视野的是，美国内继续推动该战略落实的动力总

体上处于下降态势。事实上，这一动力不足态势自

奥巴马第二任期之始便已显现，且可能延续到 2016
年总 统 大 选 之 后。正 如 美 国 国 际 战 略 研 究 中 心

( CSIS) 的一份报告所称，对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否

可持续的国内怀疑正日渐上升，奥巴马政府必须思

考如何将其维持到 2016 年。① 但这一战略态势极

可能在 2017 年新政府上台之后发生重大变化，其中

特别重要的因素包括美国国家实力的复苏可能和动

员方式变化、地缘政治的长期变化态势以及希拉

里·克林顿成为下任总统的高度可能性。对中国而

言，尽管短期内形势不如前一时期严峻，但 2017 年

后可能需要面对“升级版”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因此，中国需要思考如何有效利用美国亚太“再平

衡”战略的动力“换档期”，针对其动力的短期和中

长期发展态势，设计出全面和合理的战略应对，进一

步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一、短期内动力明显不足

尽管美国国内当前一轮“美国霸权衰落论”的

讨论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结论，却产生了一个此前历

次衰落论争论所没有出现的共识，即美国的中长期

战略必须基于霸权衰落而制定。正是基于这一战略

共识，美 国 亚 太“再 平 衡”战 略 得 以 出 台 并 在

2009～2011年间获得极大战略动力，对亚太地区局

势产生了严重影响，有中国学者甚至认为这导致中

国迈入“战略挑战期”②。但如果回顾美国亚太“再

平衡”战略在过去几年的发展、政策口号与实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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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差别，可以发现，该战略的推进已呈现较为明显

的动力下降态势。笔者认为，这一下降态势始于

2012 年，并可能延续到 2016 年总统大选之后，这将

为中国外交战略提供一个重要的战略缓冲期。
首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战略紧迫感或

意识形态动因正在下降或减退。美国亚太“再平

衡”战略出台的最主要动因是在美国因金融危机而

相对衰落的同时，中国在快速崛起。① 但自 2012 年

以来，得益于宏观层面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与微

观层面的企业活力，美国经济实现相对缓慢但持续

的复苏。与此同时，“页岩气革命”使美国人看到了

到 2018 年左右美国从能源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

国的可能。这些积极趋势极大提升了美国人的战略

信心，使其对霸权衰落的恐惧感趋缓。例如，彭博消

费者舒 适 度 指 数 ( Bloomberg Consumer Comfort In-
dex) 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 2012 年中提升了

近 15 个百分点，2014 年 4 月甚至比 2012 年的最低

点高出约 22 个百分点。② 与此相应，皮尤研究中心

的数据也证明美国人较为明显的心理放松: 全球金

融危机刚开始的 2009 年，有 4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

将是首要的经济大国、1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首

要的军事大国; 到 2013 年 11 月，认为中国是首要经

济大国的受访者比例上升到 48%，而视中国为首要

军事大国的比例则下降为 14%。③ 类似地，2011 年

时视中国为“对手”和“严重问题”的美国人高达

66%，而到 2014 年 3 月该比例为 57%，下降了近 10
个百分点。④ 很显然，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美国人

的心理压力明显缓解，亚太“再平衡”战略似乎没有

一开始那么迫切了。
其次，受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希拉里备选下届

总统的影响，奥巴马提前进入“跛脚鸭总统”时期，

执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奥

巴马政府 2009 年上台后与美国社会的“蜜月期”相

当短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建立在流沙上

的政府”。在保守主义一侧，“茶党”运动在奥巴马

入主白宫后几个星期便开始兴起，成为保守的中老

年白种美国人的“政治唤醒器”并赋予其一种“自我

实现感”; ⑤在自由主义一侧，“占领华尔街”运动中

的大多数曾是奥巴马 2008 年选举获胜的重要票

源———“占领华尔街”运动参加者中 57%自称为民

主党人、42%自称为独立党派，但由于看不到奥巴马

的实质性变革举措，很多人都充满一种失望和幻灭

感。⑥ 奥巴马 2012 年获得连任并非因为上述情况

有所改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保守主义尚未从小布

什政府所造成的伤害中恢复过来。与自由主义内部

的失望和幻灭感相关，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开始后，

迅速出现大批政策人才的流失: 一是希拉里·克林

顿和库尔特·坎贝尔等亚太“再平衡”战略倡导者

的离任，使该战略丧失了重要推手; 二是希拉里·克

林顿事实上启动了 2016 年总统大选的准备工作，各

大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大批民主党精英大大降低

了对奥巴马政府的支持。2014 年 6 月初希拉里暗

示将参加 2016 年总统大选，此后又于 9 月出席在爱

荷华州举办的筹款活动，再度暗示将参加大选。⑦

围绕希拉里参选，已组建起名为“为希拉里准备”
( Ｒeady for Hillary) 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而超级

政治行动委员会“优先美国行动”( Priorities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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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已经将工作重心转向希拉里参选。① 在希拉

里团队围绕 2008 年大选而罗列“背叛者名单”和

“忠诚者名单”②的压力下，诸多民主党大佬特别是

那些需要与“背叛者名单”划清界线的知名政治家，

如 2008 年曾选择支持奥巴马的美国现驻日本大使

卡罗琳·肯尼迪，已明确表态支持希拉里参选。③

在大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积极推动者纷纷转向

为希拉里 2016 年大选作准备的同时，奥巴马新的政

策团队特别是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更关注中东和

平、伊朗核危机和俄罗斯等问题，对亚太“再平衡”
战略的政策关注度明显下降。

再次，随着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就任，中国的外

交战略进行了明显调整，④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初始的借口越来越站不住脚。美亚太“再平衡”战

略出台的一个重要借口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崛起，中

国正变得越来越“强硬”。但近来这一战略借口的

说服力明显减弱。一方面，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理念很大程度上已得到美国认可———
2013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的安纳伯格

庄园会晤和 2014 年 11 月瀛台夜话，将建设中美“新

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共识推到新高度; 2013 年和

2014 年举行的第五、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更

使这一战略共识得到了具体落实。中美“新型大国

关系”的建设目标极大缓解了双方的战略互疑。另

一方面，尽管中国与日本关系仍高度紧张，但 2013
年 10 月召开的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对

周边国家的“亲诚惠容”四字方针，加上“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海陆“丝绸之路”建设等重大提议

和 2014 年 5 月在上海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

措施”会议峰会，都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有了明

显改善。在全球层面，中国与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

的整体关系也得到全面发展，同时对多边国际舞台

的参与也日益积极。
最后，自 2011 年以来，“阿拉伯之春”、克里米

亚事件等使冷战结束后一度稳定的世界地缘政治发

生重大变化，美国所面临的来自其他方向的地缘政

治压力明显增加。克里米亚事件再次凸显了麦金德

所称的“世界岛”的重要性。美国在冷战时期控制

了边缘地带，并在冷战结束后向“世界岛”快速推

进，极大压缩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克里米亚事件

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作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反弹”，甚

至有不少美国人将其夸大为“反攻”。⑤ 与“世界

岛”地位上升相对应，边缘地带国家的处境日益尴

尬，特别是日本、澳大利亚等。日本出于对抗中国的

考虑，近年来与俄罗斯关系密切，克里米亚事件使其

突然丧失这一战略灵活性。美国如果加大对“世界

岛”的战略投入，也必然加大对边缘地带国家特别

是其盟国的战略压力。但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

鼓动下，日本和菲律宾近年来正在“无限制”利用美

国的战略承诺，日本包括安倍本人在内的政府高层

对靖国神社的公然参拜便是典型，这一态势进一步

加剧了美国的战略困境。而奥巴马对日本和菲律宾

的安全新承诺，则使自身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二、2016年后很可能重获充足动力

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美国基于霸权衰落假设

而制定的中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日益复

杂的国际体系转型挑战，美国通过简化战略复杂度

实现战略集中和战略资源节约相当必要，而亚太

“再平衡”战略无疑能帮助美实现上述目标。更为

重要的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目前所面临的动力不

足很大程度上是短期的，2016 年总统大选后它很可

能重新获得充足动力。在那之后，实现“换挡”后的

亚太“再平衡”战略甚至可能加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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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中长期看，美国用于推动亚太“再平

衡”战略的人力资源和政治意愿都将重新加强。就

目前选情看，能在 2016 年总统大选中与希拉里竞争

的人选相当少。多项美国民调显示，希拉里在民主

党内几乎无可匹敌。在 2013 ～ 2014 年的多项民意

调查中，希拉里都以超过 65%的支持率高居榜首，

而居于第二位的竞争对手从未赢得超过 15%的支

持率。① 在共和党阵营，目前主流民意调查所涵盖

的潜在总统候选人有 5 位，分别为新泽西州州长克

里斯·克里斯蒂( Chris Christie) 、肯塔基州参议员

兰德·保罗( Ｒand Paul) 、前阿肯色州州长迈克·哈

克比( Mike Huckabee) 、佛罗里达州州长约翰·艾理

斯·“杰布”·布什( John Ellis“Jeb”Bush) 和众议

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保罗·瑞恩( Paul Ｒyan) 。根据

2013 年 2 月至 2014 年 12 月间的系列民意调查，无

论对阵哪位共和党候选人，希拉里都可能以约 10%
的优势胜出。② 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最重要推

手，希拉里如果当选，该战略不仅可能上升到最优先

层次，更可能因大量民主党政策精英的回归而得到

全面加强，最终形成“升级版”的亚太“再平衡”战

略，届时，“人权”、“民主”、“价值观同盟”等战略要

素的重要性都将得到重大提升。退一步说，即便

2016 年大选的赢家来自共和党，考虑到其一贯的保

守和强硬立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可能被

“升级”，或以另一种面目出现。
第二，到 2016 年，在经济复苏和能源独立的推

动下，美国执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能力将得

到重大提升。尽管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且“页岩气革

命”已经启动，但暂时仍不足以支撑亚太“再平衡”
战略的全面落实，这也是奥巴马 2014 年 4 月亚洲之

行的“战略再保证”性质以及亚太战略往往“口惠而

实不至”的深层次原因。但到 2016 年左右，美国的

经济状况可能有更大改善，为亚太“再平衡”战略提

供的经济支持将更为有力。一方面，根据对历史上

多次经济危机的比较研究，美国的复苏时间一般在

8～10 年左右。尽管其复苏时间远比德国、法国、英
国等国长，但其复苏的基础更为扎实，对短期内危机

再次发生的抵御能力也更强。③ 据此推断，美国真

正的经济复苏有可能在 2016 年前后到来。另一方

面，面对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美国正在重新研究

经济实力的内部要素及新的动员方式。美国学者对

福布斯全球 2000 家最大跨国公司进行行业分类并

深入研究后发现，美国对全球经济 25 个重要行业中

的 13 个拥有主导性影响，在每个行业的净收益中占

38%以上，其中最高的是医疗服务业( 89%) 、计算机

软硬件( 84%) 、制药和生物科技( 53%) 。令人吃惊

的是，尽管遭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美国对全球金

融服务业的主导能力不降反升，2007 年占全行业净

收益 47%，到 2013 年升至 66%。相比之下，其余 12

个行业中，仅 1 个行业( 跨国贸易公司) 被 1 个国家

( 日本) 主导，其余 11 个行业呈群雄割据状态; 而讨

论得相当热烈的“中国崛起”或“中国制造”议题，在

这一行业主导能力分析中却找不到影子。④ 由此，

美国发现国民账户并不等于国家实力，并尝试重新

理解国家实力的构成及其动员方式。一旦这一研究

获得成功并转化为政策手段，将极大增进美国推进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动力。

第三，尽管面临传统地缘政治压力，但新型全球

地缘政治即“虚拟+现实”复合型地缘政治的兴起可

能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增添重大优势。“阿

拉伯之春”和克里米亚事件都表明，全球地缘政治

正发生深远的长期变化。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考

察。一是就时空后果而言，传统的地理空间对于地

缘政治的决定性影响在下降，而以社交媒体为代表

的现代通讯技术不仅大大压缩了线性的时间效应，

并将同步的时间压缩到已经被技术缩小了的空间之

中，导致了重大的时空复合压缩后果。⑤ 二是时空

压缩对不同的行为体有不同的影响，大众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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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House 2016: Democratic Nomination”，Polling Ｒeport，
January 9，2015，http: / /www． pollingreport． com /wh16dem．htm． ( 上网
时间: 2015 年 1 月 9 日)

“White House 2016: General Election”，Polling Ｒeport，Janu-
ary 9，2015，http: / /www．pollingreport．com /wh16gen．htm． ( 上网时间:
2015 年 1 月 9 日)

Angus Maddison，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GDP and Per
Capita GDP，1～2008 AD，http: / /www．ggdc．net /MADDISON /oriindex．
htm． ( 上网时间: 2014 年 6 月 15 日)

Sean Starrs，“American Economic Power Hasn’t Declined —
It Globalized: Summoning the Data and Taking Globalization Seriousl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 57，No． 4，2013，pp． 820－ 825．

［美］道格拉斯·洛西科夫著，孙浩、赵晖译: 《当下的冲
击》，中信出版社，2013 年，特别参见第 3、5 章。



的组织阻碍或门槛大大降低。现代群体运动的组织

和形成变得如同探囊取物般容易，根本原因是其成

本大幅下降了，并使得过去对于集体行动的管理成

本的关切不再重要。① 由此而来的，当代全球地缘

政治不再只是传统的国家间海权、陆权或空权的地

缘政治竞争，它还有更多的“虚拟+现实”的复合型

地缘政治意涵。后者对政府权威的破坏性后果和对

草根群体 的 赋 权 性 后 果 都 非 常 明 显，“阿 拉 伯 之

春”、台湾地区的反服贸游行、香港的“占中运动”、
泰国政治动荡等都是典型体现。这一新的复合型地

缘政治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行动能力增添重大助

益: 美国的非国家行为体不仅在联邦政府不能或不

愿作为的领域发挥重要的“补台”作用，而且可在美

国之外发挥重大的破坏甚至颠覆性作用。可以认

为，新型全球地缘政治赋予美国重大的制造“可控

式混乱( 动荡) ”或在海外传播“民乱”( democrazy) ②

而非“民主”的能力，中长期里将为美国亚太“再平

衡”战略提供重要助力。
最后，中国作为快速崛起的大国，国际社会的疑

虑加上中国自身战略的不够完善，同样可为美国亚

太“再平衡”战略增添动力。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出

于对中国快速崛起的疑虑和美国霸权的可预测性，

支持现有霸权的维持和延长有着明确可见的回报且

战略投入相对较低，因此不少中小国家特别是中国

的周边国家，出于对确定性的追求和捞取更大回报

的关切，自愿为美国的霸权延续贡献资源。另一方

面，中国的国家大战略尚不完善，无论是周边外交战

略还是在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西进”战略③，都有应

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考虑。这些战略举措

可能对短期内明显改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特别是

经济关系有重大的推进作用，但其长期战略风险也

不容忽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被周边国家从战

略上挟持的潜在风险。无论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 ＲCEP) 协定、“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或“丝路基金”，如果过度强调或

缺乏某种内部制衡机制，都可能导致相关国家自视

战略价值重要，甚至可能导致少数国家误以为拥有

对中国周边战略的事实性否决票，进而可漫天要价

甚至试图挟持中国的周边战略。一旦这一战略风险

凸显，便可能为美国提供重大的强化其亚太“再平

衡”战略的机会。

三、中国如何应对?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动力不足态势仍将

持续 2 年左右，其中长期动力的恢复和提升也不可

能一蹴而就。如果希拉里在 2016 年总统大选中当

选，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换档”期将仅剩 2 年;

即使不是希拉里胜出，该战略也有可能因共和党上

台而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尽管“换档期”有可能

稍有延长。因此，中国必须有效利用美国亚太“再

平衡”战略这一为期未必很长的动力“换档期”提前

布局，谋取先手，争取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相

关成果固定下来并实现早期收获，同时也应着眼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的大局，思考如

何促进引导美国战略调整节奏的对美关系大势的形

成。
具体而言，中国应重点在以下六个方面有所作

为。第一，从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的角度培育中美战

略共识，缓解中美间的战略互疑。当前的中美战略

猜疑与亚太二元格局互为因果，原因很大程度上在

于美国依据传统的权势竞争思维看待中国的崛起。
从中美权势转移的角度看，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本身似乎更多是防御性的，但其现实后果却是进攻

性的。要从根本上化解这一战略对中国的负面战略

影响，就需要在继续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真正

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通过倡导构建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促使美国转变思考角度。具体而

言，这一劝导逻辑可包括以下呈递进关系的要素: 中

国的经济崛起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发展，

都呼吁中国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也的确尝

试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尽管存在种种限制; 目前

亚太二元结构中的经济方面事实上是中国提供的经

济类公共产品得到公认的结果; 美国仍在为亚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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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西进”战略的讨论，可参见王缉思: “‘西进’，中国地
缘战略的再平衡”，《环球时报》，2012 年 10 月 17 日。



区提供安全类甚至政治意识形态类的国际公共产

品; 中国对于亚太地区二元结构的理解是，这一现状

并非权势竞争的结果、更不是未来权势竞争的理由，

相反，它既是中美在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方面的比较

优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亚太地区各国对中美

提供公共产品的比较优势结构的承认的结果，更是

中美未来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继续合作的机

遇。① 因此，中美应有意识地根据双方的比较优势

分布格局，共同为亚太地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也

应当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方面。一旦美

国接受这一逻辑，便事实上接受了中国在亚太地区

的共同领导权，进而将动摇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

基本假设。
第二，有限度、有选择地帮助奥巴马确立某种政

治遗产，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长期基础。奥

巴马自第二任期起便成为事实上的“跛脚鸭总统”，

在 2014 年 11 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更是以在

参议院 52 ∶ 45 席、众议院 227 ∶ 151 席的优势成功

控制参众两院，使奥巴马的政策空间进一步缩小，确

立“政治遗产”所受制约越来越大。中国有效利用

奥巴马当前困境的总体目标是，确保到其任期结束

时中美关系能有一个良好的局面，给下届美国政府

重启有可能影响中美关系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增

加难度，甚至是消除该战略复活的可能，同时在美政

府内部培育更多的知华友华力量。具体而言，中国

可从两个方面“帮助”奥巴马: 一是继续推进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使其成为奥巴马“政治遗

产”之一; 二是先“设身处地”地替奥巴马思考其可

能的“政治遗产”领域，然后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

选择性地提供帮助或制造阻碍。就目前而言，一个

潜在的选择或许是在非洲与美国合作、共同应对埃

博拉病毒扩散，从而事实上启动与美国在非洲的三

方合作。考虑到奥巴马有限的政策空间，非洲是其

确立“政治遗产”不多的选择之一，这既是 2014 年 8
月首届美非峰会召开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奥巴马

政府在 非 洲 抗 击 埃 博 拉 疫 情 如 此 积 极 的 原 因 之

一。② 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 2014 年

10 月 18 日在波士顿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会谈时透露

出的中国合作意愿就格外重要，或许对 2016 年后的

中美关系塑造有着重要的长远意义。③ 当然，中美

在全球发展议程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也是潜在

的选项，特别是考虑到 2015 年底全球将围绕 2015
年后国际发展议程和 2020 年后全球减排机制达成

共识的重大压力。
第三，从“做最坏准备、争最好结果”角度，提前

制定 2016 年美亚太“再平衡”战略升级版的应对战

略，如加强对希拉里的“背叛者名单”和“忠诚者名

单”的研究，做好关键人物工作; 探索影响希拉里团

队的路径，特别是影响“为希拉里准备”和“优先美

国行动”等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活动; 密切跟踪

希拉里未来的智库团队组建和活动开展，加强与其

沟通甚至合作; 提前与可能的希拉里政策团队建立

联系; 等等。
第四，致力于传统与新型地缘政治的平衡，优化

中国的地缘大战略部署。一是要与时俱进地适应

“现实+虚拟”复合型地缘政治的发展，在坚持传统

地缘政治的现实重要性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型地缘

政治的潜在优势，同时避免其潜在风险，特别是从复

合型地缘政治视角思考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总体外

交的“补台”作用，主动为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家总

体外交提供平台、资金甚至是人力支持，使其服从和

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同时也可作为抵御美国的非

国家行为体渗透的有力武器。二是可适度支持“世

界岛”重获战略重要性，以缓解海权国家特别是美

国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压力，加剧美国在边缘地带的

盟国的地缘政治困难，使日本、菲律宾等过度依赖美

国战略支持的国家成为美国的战略负资产。三是应

系统和立体地思考全球战略和地区战略各要素的相

( 转第 40 页)

43

《现代国际关系》 2015 年第 1 期

①

②

③

张春:“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及其出路———亚太地区二
元格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当代亚太》，2014 年，第 6 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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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政府已经派遣了 3000 余名军人赴利比里亚帮助抗
击埃博拉。有关非洲是奥巴马不多的潜在政策遗产选择的讨论，可
参见张春:“双重权势转移视阈下的奥巴马政府对非洲政策”，《西亚
非洲》，2013 年，第 2 期，第 20～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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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关”。参见“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介绍杨洁篪同美国国务卿克里会
谈情况”，外交部网站，2014 年 10 月 19 日，http: / /www．fmprc．gov．cn /
mfa_chn /zyxw_602251 / t1201974． shtml． ( 上网时间: 2014 年 10 月 20
日)



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过程中，美国这种

预设对手的霸权逻辑已经给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

立增添了许多障碍，同时助长了一些国家在本地区

制造事端的气焰，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亚太地

区局势的稳定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在这种情况

下，美国又发起“国防创新行动”，用军事竞争的老

套路助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只会给中美关系

和亚太地区局势造成更大的不利影响。

中美两国应该建立和发展“积极而不是消极、

合作而不是对抗、良性而不是恶性的军事互动关

系”。①然而，作为美军“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国防

创新行动”显然不是一项有助于达成这种军事互动

关系的行动。究其原因，在于“抵消战略”不是一项

把国与国、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互信合作

基础上的战略。美军实施“抵消战略”是为了在竞

争的过程中采取攻势或维持军事优势，压制对手，因

而天然地带有零和博弈的性质，不可能使国际关系

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反而有促成预设自我实现的

危险。这个预设对手和遏制对手的“国防创新行

动”是一项“身体已进入 21 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

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的陈腐战略，不利于

大国关系和地区局势的稳定。○

( 责任编辑: 王文峰)

① 李大光:“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软肋: 军事关系”，中国
共产党新闻网，2013 年 6 月 27 日，http: / / theory． people． com． cn /n /
2013 /0627 /c112851－21997898．html．( 上网时间: 2014 年 12 月 24 日)

( 接第 34 页) 互关联，统一对新兴大国、发展中国家

和周边国家战略的内在逻辑，从机制体制上进一步

加强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
亚欧峰会、亚信峰会等，既要利用其实现短期的地缘

政治平衡，也要从长期战略视角思考如何让其相互

促进、同步升级。
第五，以综合安全观为核心概念、以提供安全类

公共产品为口号，缓解中国军事力量增长所导致的

外部紧张。尽管中国的军事力量增长很大程度上是

随经济发展而“水涨船高”式发展，但的确可能导致

外部紧张。考虑到中国的国家政治体制和话语体系

等的差异，中国需要抓住担任亚信轮值主席国的机

会，积极建构为外部所接受的新型安全观，特别是强

化责任共同体的建构，最终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利益

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三位一体”建

设; ①继续强调中国提供国际安全类公共产品的意

愿，充实中国崛起的道义内涵; 加大中国准军事力量

今后走出国门、参与国际行动的力度; 强化军事能力

建设和危机管理能力培育，合理应对围绕南海问题、
朝伊核问题、跨境反恐、网络、太空等安全类国际规

范的不利发展。
第六，通过战略路径多元化措施，确保自身战略

灵活性。一是确保替代战略的可见性和可行性，避

免给外国以中国战略选择单一的错误印象，同时但

有差别地启动多重战略努力，在出现任何挟持中国

周边战略的苗头时，可果断地暂停、暂缓相关战略努

力; 二是在同一战略内部也要实现“前端顺推”与

“终端倒逼”的有机结合，特别是在诸如“海上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过程中，应尽可能避开单向推

动的重大战略风险。○
( 责任编辑: 沈碧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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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春:“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观体系”，《社会科
学》，2014 年，第 9 期，第 15～16 页。



Dynamics of U．S． Asia－Pacific Ｒebalance Strategy and China's Ｒesponse

Pan Yaling

Abstract: There is an emerging consensus among American policy and academic circles on making a long term strat-
egy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U．S． hegemonic declin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is strategy has been losing its mo-
mentum since the Obama's second term．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is low tide may be a short－term phenomenon．
With American economic recovery and further exploration of new ways of mobilization，the momentum will probably
come back and an updated U．S． Asia－Pacific rebalance strategy will reemerge． The changes to the momentums of
this U．S． strategy provides China a quite short strategic opportunity window that calls for designing a comprehensive
and far－sight strategy．
Key Words: Sino－U．S． relations，Asia－Pacific rebalance strategy，dynamics，new type of big power relations

An Analysis of the Jurisdictional Issues of South－China Sea Arbitration—with
Ｒespect to China's Position Paper

Luo Guoqiang ＆ Chen Zhaojin

Abstract: Despite China's opposition，the Philippines has taken the case of the Sino－Philippine disput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to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Using the tactics of fragmenting，restructuring and packaging a territori-
al dispute，the Philippines put forward 15 submissions． Philippine initiation of the arbitration neither meets the pro-
cedural obligations nor conforms to the stipulations of the jurisdiction． Philippine complaints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hinese“nine－dash line”;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reefs and rocks; the right to ex-
plore and exploit the natural resources; the protec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 the“unlawfulness”of China's juris-
diction right in the South－China sea． All these have exposed the Philippines' lack of confidence and its abuse of le-
gal process at all costs． China should make full preparation for the coming arbitration．
Key Words: The Philippines; South－China Sea Arbitration; Jurisdiction; Position Paper

The New Fe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Its Future Trend

Yan Shuai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14，the Islamic State has been rising unexpectedly． It has controlled a large
swath of territory in Iraq and Syria and led the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nto a new phase of development． Terrorism is
spreading in the Middle East，South Asia，Africa，Central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lone－wolf terrorist attacks
are also increasing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ing threatened by the global surge of terrorism，the United
States has once again established an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terrorism． As the root problems causing terrorism
are still worsening，the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will continue to plague the world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Keywords: International terrorism，Islamic State，anti－terror situation，Al Qa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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